吾櫻紅
他始終沒將任何一滴墨水落在稿紙上。方才緊握在手裡的鋼筆又回到了覆有些微塵汙的筆筒，挺然豎立著。
少年苦笑，像在自嘲般。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不能。
「下個月你哥哥就要舉辦第一場的鋼琴獨奏會了。」優雅地放下手中的白瓷杯，女士輕柔的嗓音飄盪到正在閱讀書籍的少年耳裡。
「……獨奏會嗎？還真不愧是哥哥呢。」闔起枕在膝上的讀物，尚淳對著母親的背影揚起嘴角，「我先回房練琴了。」
他不是不曉得母親想表達甚麼，他知道母親是多麼地期盼他能像哥哥那樣般的炫爛奪目。
所以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奮發地彈琴，向母親證明他的琴藝在日漸精進。倘若想要追上哥哥的腳步，他就只能專一投入琴藝，專一到他得認清現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對它物心動。
好比寫作。
三月末的奈良，稍帶寒意，尚淳下意識拉緊了不算厚的外衣。
在等候中，不經意的望向身旁那株含苞待放的櫻花樹，尚淳突然想起這個月底就是櫻花紛飛的時節。
「抱歉，讓你久等了。」聽見友人的聲音自身後響起，尚淳回過神，轉過身對友人微笑表示沒關係。
「你真的不進去做個祈福？」
「不用了，我在外面合掌祈福就好。」向友人比出合掌的手勢，綻笑，「你這次祈求了甚麼？」
「這次是來幫災民們祈福的，我衷心祈願他們在災後可以更堅強、勇敢。」
「……他們會的，他們會像在三月盛開的櫻花那樣充滿全新的生命力。」
「嘖嘖，我們尚淳還真是富有文藝青年的氣質欸！講個話都這樣的詩情畫意。」友人聽完尚淳那一番話後，隨即笑開懷。
「甚麼文藝！我哪裡………」像是憶起甚麼似的，一股惆悵感頓時湧上心頭，「我根本就沒資格接受這種恭維。」蚊蚋般的音量，尚淳仿若在對自己傷疤呢喃。
「嗯？你說甚麼？」
「不，沒、沒甚麼。」
「瞧你窸窸窣窣的。」望了一眼有些異樣的尚淳，友人並沒有再追究下去，「對了，那你又祈求了甚麼？」
「我？」聽見友人突來的反問，尚淳稍感詫異，「其實也沒甚麼啦！就、就祈求身體健康、闔家平安之類的。」
「……你的祈求還真特別。」對於尚淳那「極為特別」的祈願，友人既是百般無奈又是感嘆，「好歹你也為你哥哥下個月的獨奏會祈福。」
    又是哥哥。
    左心室如被針螫般，竄升起的是一如往常的疼。
「我當然，有幫我哥哥的獨奏會祈福。」游移的眼神最終落在腳下駐留的草皮，撒謊了。
    「嘖嘖，這樣才對嘛！還想說你怎麼可能不為你哥哥祈福。」右手勾攀上淳的頸肩，友人繼續道：「我們尚淳也快點像你哥哥一樣發表獨奏會吧。」
     「……還早吧，況且我不像哥哥那樣對演奏如此沉穩又有歷練。」
    每每望見哥哥彈奏的身影，散發出才華洋溢的氣息，不單單是無法忽視，對自己來說，那更是一縷無法碰觸、又遙不可及的雲煙。
    所以，他只好追，不停的追。
    「又有甚麼關係，只要你現在持之以恆的好好練習，遲早有一天你也能在舞臺上演奏！」一絲白煙自口中呵出，隨即消散，「我們都知道尚淳可以，所以，千萬別讓我們失望哦。」
    「嗯。」
    應聲的答覆仿如機械式般乾脆的了斷，尚淳早已分不清這是對誰的承諾，是不斷期盼他的母親？亦或是始終深信他的朋友？尚淳真的毫無頭緒。
    還是讓一切都無所謂了吧，反正再怎麼迷惘徬徨，苦的還是自己。
    就把眾人付諸在自己身上的期望當作一個浮木，只要狠狠的抓牢，這樣他就能忘卻握於掌間的夢想，那劃開無數傷疤的夢想。
夕陽斜照，看似綠毯般的草皮映照出一抹橘紅。尚淳沒有離去，在告別友人後他獨自留下來。
    坐於那株最靠近灌木叢的九重櫻下，拂過湖面的冷風貫穿鼻腔，他深吸了一口。果然還是如此的令人沉醉，這個讓自己執筆描寫起萬種靈感的地方。
    當作放逐前的獎賞，尚淳放縱自己最後一次著迷。
    閉眼椅著樹身，尚淳呼了口氣。
    他真的很想置身這份美好的意境中，只是，不斷傳入雙耳的噪音令他一陣蹙眉。
    「是玫瑰花欸！好漂亮！」
    「好厲害喔！」
    「再一次，再一次啦！」
    孩童們的驚喜及鼓動聲，終於使尚淳憤然的睜眼，想看清到底是甚麼原因讓他們如此躁動。就在張眼的剎那，他望見戴著一面白狐狸面具以及穿著一襲暟白和服的人。那人手中拿的是一朵因著一身潔白而更顯炙艷的紅玫瑰。
    只見那人彎下身，將手中的玫瑰遞給了小女孩。
   「咦？大哥哥你要給我嗎？謝謝你！」望著那朵遞向自己的紅色玫瑰，小女孩道謝後，笑得更燦爛。
    那人對小女孩微微欠身，往後退了幾步，他將左腳稍稍的向後挪移，下一秒他就在右腳的一個劃旋之下縱身旋起。那人落下、躍起，又落下、又躍起，每個躍起的身姿及腳步截然不同。鬆垮的袖口隨著伸擺的手勢一同擺動，時而滑落至肘、時而因風揚起。
    尚淳目不轉睛的望著。那翩舞的身段，美極了。
    不知過了多久，待尚淳回過神後，周遭的小孩已向那人依依不捨的道別離去，尚淳發現自己似乎有些失態，隨即撇頭轉向湖面。竟然看到失神了，但願那張目瞪口呆的蠢模樣不要被瞧見才好。
    就在此時，他感覺有人拍上他的肩。該死的，尚淳咒罵，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天不由人嗎？        
    「……你好。」果不其然，尚淳在轉身後看見的是那副白狐狸面具。
    「……」
    「請問有甚麼事嗎？」乾笑，這種感覺除了尷尬，還是尷尬，「其實我不是故意要一直盯著你看的，只是剛才我聽……」
    話未說完，尚淳愣愣的看著眼前的人。一手摘落的面具使栗色的髮絲倏忽地瀑洩而下，那一綹及肩的秀髮使尚淳打住了話。
    清秀的眉目、聳直的鼻梁，烏黑的雙瞳透露出一股湛藍深邃、卻又炯炯有光的眼神。那是位宛如女人臉孔般的男人。
    「那個，你還好嗎？」
    「……嗯！很好。不、我是說那個、對不起！」再度出神的凝視！在被男人喚回後，尚淳又是一臉驚慌失措。
    「對不起？我不記得你有做錯甚麼吧。」
    「呃……好像也是。」有些不好意思的搔了搔頭，尚淳對男人露齒而笑，「我是想說你的舞跳得很不錯。」
    「呵，謝謝你的稱讚。原先，我還想在這裡表演是否打擾到你，所以，正要來向你道歉，畢竟你的表情似乎有點不悅呢！」
    「這樣啊……」沒料到剛才所有的表情都盡收對方眼底，尚淳頓時萌起一層羞愧，「你不必道歉的，我並沒有生氣。」
    「那就好。」男人笑瞇起的眼眸如墨，「有段時間沒在這見著你了？」
    那話使尚淳至感訝異又疑惑，他不解的問向男人，「甚麼意思？我們見過？」
    「算是吧！我常來這裡練習舞步的。」抬起步伐躍至尚淳的面前，那腳步輕盈的如點水般，「而你，總是坐在這株櫻花樹下埋首著甚麼，對吧？」男人微笑，繼續緩緩的說，「沒記錯的話，有那麼幾次我都瞥見你拿著一支鋼筆在書寫密密麻麻的……文字？不對，應該說你是在寫文章。」
    明明那雙笑彎的眼睛如同月牙一樣迷人，明明那格外細柔的聲線宛若微風一樣宜人。只是尚淳不解為何他的肺腑像是被重擊著。一次又一次，名為回憶的東西蹂躪著他不願再碰觸的那一塊。想說出甚麼，卻又被哽在喉頭上無法出聲。
    「吶，你看過你寫文章時的臉龐嗎？陶醉又充滿著熱忱的笑臉。」墊起腳尖，男人在原地旋了半個弧後，傾身湊近尚淳的眼前，「雖然我只是在偶然中瞧見，但我真心認為……你現在的臉跟那時可差遠了。」尚淳清楚的感受到一股溫熱噴灑在鼻尖，「刻意到不像你。」
    無法動彈、無法言語，尚淳只能呆愣著讓男人所說的一切穿過耳膜，再透入心臟。男人的語氣彷彿在興師問罪般，一股莫名的羞恥感頓時從尚淳內心燃起、竄出。
    「閉嘴……」從咬緊的牙關擠出這兩字，尚淳設法不讓自己曝露出怒氣，「天色暗了，我想我該走了。」
    「也是，你是該回家了。要是讓你母親擔憂你怎麼還沒回家練琴可就不好囉，谷島光先生。」
    驚愕的止住腳步，尚淳的耳裡嗡嗡作響。早已燃燒的怒火瞬間爆發，怒不可遏的在轉身後用雙眼瞪向對方。
    「我叫你閉嘴！」震耳的怒吼使原本歇憩在枝頭的鳥兒振翅而飛，瞬間一哄而散。
    「你到底是誰？你又為甚麼知道我是誰！」從方才開始就有被玩弄於掌間的感覺，字字逼人的言語和一派輕鬆的態度終讓尚淳克制不住的惱怒。
    「問我是誰？我想那不重要，畢竟我就是我；你問我：怎麼知道你是誰？很抱歉！我不知道你，我是知道你哥，所以知道你。」笑眸依舊如墨的深邃、腳步依然跳躍的輕巧。
    又是哥哥。他現在只想逃開，逃得遠遠的。「瘋子……」切齒的回應對方，尚淳隨即離去。
    「……喂，你不會忘記吧。」男人的話語迴響在寂夜的空氣裡。「不會忘記你想做的。」
    晚風呼嘯劃過耳際，吹進那句意外刺骨的話。加快了腳下的踩踏，尚淳用盡全身的體力狂奔回家。
    掩著面倚身在門板上，他緩緩的滑坐在地面。原本急促的呼吸隨著他逐漸緩和的氣息而規律下來。回想起那男人的一字一句，尚淳的心底就像被小石子激起一波波漣漪。明明未曾謀面的，明明隱藏到滴水不漏的。 

    撥弄了自己因奔跑而零亂的褐色髮絲，尚淳站起身。攤開一團被揉得皺巴巴的紙球，眼神停留在紙上那一行粗體字的標題。
    【奈良文學大賞—－誰人執筆遊夢】
    那是奈良在前幾個月舉辦的文學獎。他老早就把報名表填了，題材也想好了，只是文章只寫到一半。
    他無法忽略眾人投來的種種眼光，所以，選擇批上「迎合」的外套，好讓自己被保護在「安全」的環境，因此，他將那疊稿紙藏進抽屜，壓在最底層。放下他的執筆，停止他的遊夢。
    「刻意到不像你。」
    尚淳一聲冷笑，男人說的可真好。
    早就不像自己了，從膽怯開始無限蔓延，那時候就找不到真正的的自己了。前面的路、自己的路都顯得模糊不清，他已經沒有勇氣再面對自己的夢想。跌跌撞撞的走來，他沒有選擇的信心；飄飄蕩蕩的走過，還是他人眼中的尚淳最好。
    視線移遊至紙張左下角的那行字，尚淳將它再度揉捏至一團紙球。
    三十號，是文學獎交稿的最後期限，那天是哥哥首場的獨奏會。
    尚淳無力的坐在地上，屈膝埋首。他突然想起他寫的第一篇文章，那張被風捲走的稿紙。
    『吾櫻紅，綻彌生。』 

    我櫻花的紅胭，綻放在萬物初生的三月。
    那是文章的標題，對自我夢想的期許。尚淳好想再讓自己擁有沉浸在文筆間的好看側臉，好想再次快樂。他真的不想就這麼放下，不論是筆，還是自己。
    隔日的金黃照耀大地，尚淳躺臥在他最熟悉的老地方。
    沁涼的空氣灌不進肺葉，高照的陽光給不了一絲溫度，臂彎遮蓋雙眼，尚淳對自己冷笑一番。竟然莫名其妙的來到此地，為那惹惱自己的怪異男人，更不知是從何而來的堅信和把握，尚淳總覺得男人會到來。
    就算是來這裡再一次的諷刺他也好，至少，那男人還懂得他是誰，懂得他想要的事。
    徐徐的午後氣息吹吐在尚淳的面頰，如櫻花般輕柔飄落的聲音響起。
   「你在等我嗎？」
    背光的面容被陰影所遮蔽，光線透過男人的栗髮直倏而下，刺眼的讓尚淳瞇起眼。
    「吶，我想告訴你一個故事。」
    同樣的嗓音、同樣的眼眸。
    「……甚麼故事？」
    接著，男子娓娓道來。
    年少的他，偶然間看見舞者舞態生風，光華奪目的表演時，他便沉浸其中。   暗自下了決定，而後私下努力的、反覆的練習，他要以舞姿輕盈的舞者為目標。 

    懷抱滿腔熱忱的他，原以為他可以做到。
    優柔的身段、高難的舞步皆阻礙不了他對跳舞的迷戀及熱忱，走過舞者該歷經的種種考驗，都不足以成為他難受的煎熬。
    但他敗給孤寂。家人屏棄選擇舞者的他，朋友對他的夢想嗤之以鼻。
    他們說，他們不知如何向他人說起，家中唯一的獨子丟下承襲律師世家的責任，跑去祭典中賣笑跳舞；他們嘆息，他不該放棄家庭給他的美好前程，自掘墳墓，去做沒有建設的痴夢；他們說，他該放棄，舞者沒有律師那麼有前途。
    各種議論聲浪不斷衝擊著耳膜、剝削著熱忱，他不懂做自己所愛有何錯誤？不是說有夢就不怕心受傷？原來沒人相信認同的夢想更令人絕望。
    漫長的道路上沒人陪伴，孤單得可怕，孤零零的他，緊握住狂風中的一絲堅決，顫抖著。他想就此放下過於沉重的夢想，然後停止腳步去奔放的追逐。
    直到他看見那張沉浸的快樂臉龐，直到他看見無意間的文字，然後，他看見自己。
    那年的櫻花開得很美，他站在樹底抬頭仰望紛飛而下的櫻花，想著那份熱衷的夢想倘若能跟櫻花、萬物一同自在綻放該有多好。
    這時眼角的餘光掃見一抹身影，一位坐立在上方石階的男子。
    那男子有一頭微捲褐髮，勾起的鳳眼帶著炫目光采，上揚的嘴角哼起隨意的曲調。握於手裡的鋼筆時而放在唇邊鎖眉深思，時而又因著靈感而喜悅的在紙上揮舞。
    快樂的男子讓他想席地而坐，仔細端詳，那模樣酷似曾經的自己－－執著投入所愛。
    其實他還沒有放棄、還不想放棄，只是少了一份堅持的勇氣去做自己。他始終渴望著有個人能對他伸出手，讓他脫離困頓的泥沼，讓他相信自己是可以去追夢的。
    瞬間，颳起一陣強風，反射性瞇起的眼瞳被一抹白影拍打上。伸手拿起擋在視線上的不明物體，是一張填滿工整字跡的稿紙。慌忙站起身，他知道這是上頭那位男子的，他得歸還他這不知為何掉落下來的稿紙。
    他看見男人緊張的拾起多張被風吹散的稿紙，正當他想開口叫喊住男子時，卻被一聲叫喊給打斷。
   「要走囉！」
   「啊，好的，我這就過去！」男子回應後，趕忙把撿起的稿紙胡亂地塞進自己的側背包，便隨即奔去。
    他還沒將手中的東西還給對方，人就這樣走了。他順手將稿紙攤開，此時，他的眼神像是被牽制住一樣駐留在一行字上。
    沉默片刻，他笑了。真不知道這是文字的魔力，還是命中的注定。他的舞蹈、他的夢想、他的自己。縱使路途孤寂，是不是只要相信自己，就能繼續走下去？
    將及肩的頭髮束成一尾，將臉上的肌膚打上妝彩。祭典的樂曲奏下，大太鼓激昂的節奏響徹雲霄，高雅如幻的舞姿翩然躍起。
    他是一位舞者，在各種祭典中起舞的男人。華麗的空翻引起觀眾一陣嘩然，身段在輕盈的跳躍中伸展，一抹笑容在他容顏上展開。
    內心澎湃著喜悅，他在自己的夢想上自在飛舞。
    嫩草隨風擺盪，尚淳枕著雙臂躺臥著。
    「是你的故事對吧？」
    「你說呢？」慵懶的伸展筋骨，男人順勢站起身，「又或許是你的也不一定。」
    頓了頓，尚淳噗嗤的笑出聲，「不是吧，我沒有這麼好的結果。」
    「那就讓你自己有啊！」男人轉身看向始終望著天空的尚淳，「只要拿起你的筆。」
    「呵，說拿就拿，你當有這麼容易？你知道大家是怎麼看我的嗎？你知道大家又投注了多少期望在我身上嗎？面對這些，我只好……」
    「只好把筆放下，好讓自己逃過一劫，避免受傷，對嗎？」
    男人突如其來的語句讓尚淳頓時支吾。
    從來就沒人要他把筆放下、從來就沒人阻止他逐夢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在膽怯而已。
    逃避刻畫下的傷痕，再被恐懼的藍色淚水馴服。 

    「不是你不能，而是你不想。」飛舞的栗色髮絲擋住男人好看的側臉，他緩緩道出。
    「……你不會後悔嗎？追逐夢想時你得失去的那些。」他害怕執筆後，母親會對他失望；害怕執筆後，朋友會期望落空，因為如此，他索性不去握筆。
    「我不會後悔，因為我還有我自己。」
    不是為了誰，是為了不斷逐夢的自己。只要自己還在，夢想就在。
    一層霧氣蒙上雙瞳，尚淳彷彿在氤氳中看見最初的自己，以及在櫻花樹下寫作而綻放的快樂笑靨。
    男人笑了，笑得跟那時一樣。
    「用這雙手寫你最喜歡的文字比擦眼淚還值得。」蹲在尚淳的旁側，男人執起尚淳遮掩雙眼而濕潤的掌背。「如果你願意得到真正的快樂。」
    著上暗灰色的西裝，俐落地將領結打在頸上，尚淳筆挺的站立在落地鏡前。突然間，他若有所思般的停下整理衣領的手，望向反射在鏡中的牛皮紙袋。
    昨天終於把文章完成了，自己的第一篇文章。遺失的部分在回憶的摸索中大致地再次呈現，同時也將其餘的內文做了些修飾。
    倘若能再穿著這身西裝親自去送稿該有多好？就算再差的結果至少也不會有絲毫的遺憾。
    短暫的凝望後，他甩了甩頭。沒辦法，這可是哥哥首次的獨奏會表演，他不該有任何理由說不去。
    決定脫去身上的西裝，尚淳有如捨棄自己的所求。
    此時響起的敲門聲卻打斷他手上的動作。
    「哥。」
    「還挺適合你的。」
    「……是嗎。」聽到讚賞的尚淳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搔了搔頭，「我想先脫掉好了，免得衣服皺掉。」
    「不用脫了吧，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。」看向尚淳身後牆上的掛鐘，「六點對吧？現在四點坐電車到那裡應該不會遲到。」
    困惑地思考著哥哥的話，他明明記得獨奏會的表演時間是在七點的。正當尚淳要開口詢問時，卻被哥哥突如其來的話給止住。
    「你好像還少了些甚麼。」視線打量在尚淳端莊的服儀上，哥哥伸手將尚淳的衣領拉攏了些，「果然還是這樣比較帥。」
    一陣直劃而下的觸感隔著胸前口袋的布料傳來，尚淳下意識的低頭望去。 

    那是一支銀亮的鋼筆。
    「快去吧！拿著牛皮紙袋中的稿件去做你自己。」
    撫著筆身，尚淳不可置信地看向眼前的人。
    「不要問說我為甚麼會知道，我只是在無意間望見你投入寫作時所散發出的快樂神情。那模樣像極了喜歡彈琴的我，為著自己所愛，喜悅地追逐著！」順了順尚淳額前的瀏海，「沒有任何人有資格讓你抹滅對夢想的熱忱，你也沒有資格順從任何人而改變自己對夢想的執著。」
    握緊雙拳，抿著唇，淚滴自眼角旁滑落。原來，最沒有理由的，是他不提起勇氣做自己。
    晚風吹亂他的微捲褐髮，也吹起紛紛落下的櫻花，微微的香氣散佈在氣流中。
前幾日，聽友人說神社前的櫻花樹已開滿了嬌嫩的粉櫻，沒想到親眼目睹更是讓人彷彿置身在如夢如幻的仙境。
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不遠處的九重櫻下，尚淳漾起微笑走了過去。
「又是場精彩絕倫的表演呢。」
「我還以為你會忙到沒時間過來。」撇過好看的側臉，對方笑著說道：「谷島光大作家。」
「呵，大作家我呀，一向按時交稿，不怕沒時間。倒是你才讓人難以捉摸行蹤吧，三年來，東奔西走的表演，你不累嗎？」
「才不會呢！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會累？我快樂得很！」
跳起，再抓住粗厚的樹枝後，撐起上肢，俐落的速度讓尚淳還來不及反應就看見對方已勾起雙腳倒掛在上頭。
「晚上的簽書會我不想人擠人。」擺盪著垂掛的身體，對方鼓起雙頰。
「唉……知道了，拿來吧。」
無奈地接過自己這個月剛出的新書，對方古靈精怪的點子和出其不意的話語，總令尚淳沒輒。但他慶幸三年前的午後能認識這個男人。
時常的想起三年前，男人的那些話一直烙印在內心深處警惕著，他逐步拾回自己，並朝著夢想努力，他不再輕言放棄自我、漫無目的的隨著別人起舞。       

在誠實的做自己後，尚淳才發現他可以擁抱快樂。
「有考慮過把奈良文學獎的那篇文張收錄在新書裡嗎？」
「怎麼突然說這個？」咬著筆蓋將其拆下，有點口齒不清的問道：「你想看？」
「早就看過了。」
「……這樣啊，那篇沒對外發表的文章竟然被你看過了。」打趣地看著探頭過來的男人，無憑無據的誇大自信，讓尚淳起了一絲玩心：「何不說個『觸動』你內心的一段內容來聽聽呢？」
存心期待男人出糗的尚淳，瞇起眼，露出笑顏。
「有何不可？」男人聳了聳肩，語氣中聽不出有任何的心虛，「只是你得靠過來一點，我怕隔著太遠的距離你會聽不清楚。」
看著兩人的距離分明就近在咫尺，對於男人逗趣的舉動尚淳笑得更深。
將耳朵湊近眼前的男人，尚淳倒要聽聽他能說出甚麼話來。
「欸，你記得嗎？我在櫻花樹下撿到的那張稿紙。」彷彿呢喃的細語，音量宛如空氣的輕盈：「好像是標題吧，那觸動我的六個字。」
    唇瓣摩擦耳畔，語間的熱氣傳遞至面頰，泛起的緋紅恰似嬌嫩欲滴的淡粉櫻花，思考的路徑被輕吐出的耳語阻攔： 
「吾櫻紅，綻彌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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